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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厢记》中红娘的女性主体意识与论《西厢记》中红娘的女性主体意识与
形象意义形象意义

赫亚琼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摘  要：王实甫《西厢记》中红娘的形象意义，历来被视为“撮合者”的典型范式，但本研究发现，
其意义价值远不止于促成崔莺莺张生姻缘的功能性作用。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聚焦红娘作为崔
莺莺与张生情感联结的中介，其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主动谋划和策略实践。同时，本文立足元代
女性生存的时代困境，以红娘的中介行为为核心，通过解析她的行为举止，揭示红娘形象所蕴含
的作者思想、女性主体意识与礼教解构意义，进而窥见元代社会转型中，作者对底层女性重构的
可能性的思考，为理解元代女性力量的觉醒与突围提供独特的文本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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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 引言

王实甫（1260 年-1336 年），名德信，大都人，
祖籍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元代著名戏曲作家，
杂剧《西厢记》的作者，与关汉卿、白朴、马
致远齐名，合称“元曲四大家”。在宏远博大
的历史文明积淀下，“三从四德”等伦理观念
深深渗透进元代人民的社会生活，女性被置于
严密的桎梏之中，其言行举止受到等级秩序与
性别规范的双重约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
下，王实甫的《西厢记》塑造了受后人称赞的
红娘形象，该形象超越了一个简单的文学角色，
进而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红娘”
一词本身也就成了促成美好姻缘的“桥梁”代
称。红娘既非传统礼教中的“贤良丫鬟”，也
非颠覆秩序的激进者，她以独特的“桥梁”身份，
为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开辟了一条反封建权威
的突围之路。

《西厢记》中红娘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
她以丫鬟的底层身份、女性的边缘立场，通过
一系列主动、智慧的实践，打破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消解了“男女授受不亲”
的伦理禁忌，更挑战了  “主仆有别”的等级秩
序。红娘的行为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成人之美”，
更折射出了元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与对礼教
权威的隐性解构。

1 主动谋划与主体性彰显1 主动谋划与主体性彰显

（一）红娘的主动谋划行为并非一贯的积
极主动，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被动遵从到主动参
与的转变过程。起初，她以“看守”小姐的婢
女身份来到崔莺莺身旁，对张生的求助抱有戒
心甚至讥讽，认为“秀才们从来懦”。后来，
她因为对正义性和对人物感情的深度认同而产

生了转变，尤其是崔夫人的“悔婚”事件 [1]，
让她认清了封建家长权威的“失信”本质。于
是，她参与到了崔张的“爱情保卫战”中，因此，
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的美好结局离不开红娘的鼎
力相助 [2]。同时，她不畏惧封建大家庭的权威，
勇敢谴责老夫人背信弃义、忘恩悔婚的不道德
行为 , 着力劝诫老夫人，若把张生告到官府 , 势
必落得“治家不严”的罪名，不仅辱没了“相
国家谱”，还让自己出丑 [3]。总之，她不仅是
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情感的推动者和行为的策
划者，她的行动体现了她高超的局势掌控能力
与主动的创造精神。

（二）红娘虽为崔莺莺的侍女，却有她自
己的思想和趣味，具有自我意识。书中红娘曾
调侃崔莺莺出嫁时别忘了要“拖带红娘咱”，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和莺莺相伴多年，不忍离开，
也是红娘在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是有所考虑的
[4]。这体现了红娘形象中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丫鬟
形象的一点，即：并非单一、扁平地作为工具
人为主人服务。除了这些，她还洞察秋毫，对
崔莺莺的心口不一了如指掌：

“（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决
撒了也！厌的早扢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
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
呵改变了朱颜。（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
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
弄我 ...”[5]

在这一折中，她巧妙地利用了莺莺的矜持
和内心的渴望，所以当莺莺责备红娘传书时，
红娘直言：“姐姐休闹……我将这简帖儿去夫
人行出首去来。”从表面上看，这是威胁，但
实际上这是一种主动承担责任的表态。她以自
首为威胁，实际上是在迫使莺莺直面自己的情
感，同时也表明自己愿意为崔张的爱情承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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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除此之外，最令人震撼的是，当老夫人要
责罚崔莺莺时，她挺身而出，声称，“此事皆
因妾而起，与小姐无干”，她将所有的责任揽
在自己身上，这种担当完全超越了一个丫鬟的
本分，她的担当、智趣，赋予了她真正的超越
封建时代的女性主体意识。

2 崔张爱情的启蒙者2 崔张爱情的启蒙者

（一）红娘点破了崔莺莺朦胧的情愫，为
后文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崔张初遇于普救寺
佛殿，二人虽都心生爱慕，却因“男女授受不亲”
的礼教规范，只能暗藏心意。而此时红娘用直
白的调侃和试探，将朦胧的情愫挑破，打破了
崔张彼此的心理桎梏。比如，在第一本第三折
“张君瑞闹道场”中，当红娘察觉到莺莺对张
生的关注时，她进一步主动“搭桥”，声称：“俺
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敢医可了病恹恹。”
直接点出了崔莺莺的“春恨”源于情感的空缺，
这既让崔莺莺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心境，也为后
续情感发展埋下伏笔。

（二）红娘拆解礼教的伪装，帮助崔张二
人确认情感。第三本第二折的“张君瑞害相思”
中，张生托红娘传递诗笺，莺莺见笺后“拆了
又看，看了又拆”，故作怒态斥责红娘：“小
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
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面对这种典型的礼
教式伪装，红娘并未畏惧而顺从，而是以“激
将法”先将责任巧妙推回莺莺，随后又直言自
己要拿着信去老夫人那自首，这看似是威胁，
实则是借此帮助崔莺莺承认自己对张生的情意。

（三）红娘的爱情启蒙最终落实在鼓励二
人突破行动禁忌，为爱情争取合法性。第三本
第三折的“隔墙花影动”中，红娘为崔张两人
安排月下相会，而莺莺仍因“怕夫人嗔责”而
犹豫不前，红娘直接以“事已至此，不如从实
招了”为其分析情况的利弊，减轻其恐惧。在
下文，当崔张相会之事被老夫人知晓并要严惩
两人时，红娘更是对此“据理力争”，既迫使
老夫人承认崔张姻缘的合法性，又让崔莺莺明
白：他们的爱情并非“苟合”，也非伤风败俗，
而是基于“诚信”与“真爱”，是值得为之抗争的，
以此完成对二人爱情的终极启蒙。

3 象征元代礼教的解构3 象征元代礼教的解构

（一）红娘以下位者的身份挑战了上位者
的权威。作为相府的底层丫鬟，红娘从未因身
份卑微而被动顺从。这在上文已多次提及，如：
“威胁”崔莺莺自己要“自首”，以及勇敢地
反抗老夫人的权威等都体现了这一点。红娘地
位低贱，崔莺莺也曾唤她“小贱人”，而她不

惧怕身份的悬殊，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举止大
方得体，可见其身上象征着元代等级秩序的松
动：底层群体不再被动接受礼教的束缚，而是
用自身的智慧争夺平等的话语权。红娘面对老
夫人的“礼教审判”，并未直接否定礼教本身，
而是巧妙地引用儒家礼教的核心价值进行反击。
她引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儒家经典，
指出老夫人“失信”的行为对礼教道德的违背，
她将老夫人置于“失德”的境地，机智地让礼
教成为捍卫爱情的武器而非压迫工具。

（二）红娘以“女性中介”的身份，冲击
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大关。她的“桥梁”
身份，既帮助了小姐反抗封建礼教，也在张生
追求真挚爱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娘
形象的塑造，既体现了作者对女性智慧的赞美，
也展现了女性在爱情追求中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6]。第三本第一折中，红娘主动为张生献上计谋：
“但听咳嗽为令，先生动操”，让张生以琴声
传递情意。这种行为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撮合”，
而是作者对“女性不得主动参与异性社交”的
性别规范的公然挑战，这证明女性并非只能被
动等待“媒妁之言”，而是可以成为爱情的主
动建构者。

4 作者思想的寄托4 作者思想的寄托

（一）红娘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对下层小
人物追求幸福生活的认可 [7]。红娘，她身处的
元代还保留着“媵妾”流变后的制度，即崔莺
莺嫁人的时候，她作为崔莺莺的贴身侍女，可
能需要一并嫁出去。她知晓自己的处境，在琢
磨透张生的品行以及他对崔莺莺真挚的爱后，
红娘不再置身事外，而是大胆撮合 [8]。在第一
本的第三折“联吟”中，红娘将崔莺莺的心愿
清楚无误地表露出来后，也隐晦地表明了自己
的意图：“姐姐不祝这一柱香，我替姐姐祝告：
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这体
现了红娘既希望崔莺莺与有情人终成眷属，也
希望自己日后能有个好去处 [9]。

（二）作者借红娘这一人物形象在文学作
品中强调了婚姻爱情的自主，猛烈冲击了封建
伦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习
俗 [10]。《西厢记》里的红娘无视崔张“相府小姐”
与“白衣书生”的巨大门第差异，也不顾老夫
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的家族规矩，始终坚
信两人真心相爱，并以此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主动为崔张两人搭建沟通的桥梁；为两人制造
见面的机会；不惜冒着被责罚的风险为两人掩
护。这本质上是作者在传递一个核心思想：婚
姻应源于男女双方的真挚情感，这一思想在故
事结局的重构方面最为明显。王实甫的《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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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从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演变为了才子佳人
大团圆式——“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 [11]，
这一演变的关键因素聚焦于作者本身对男女爱
情“自主性”的推崇。

( 三）《西厢记》暗含了作者人人平等的意识，
尤其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肯定。红娘的女仆形
象，无论是对主人的呵护与帮助，还是对自己
的定位和认知，都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理解与
诠释 [12]。作者通过红娘形象，突破了传统文学
中女性“被动、依附”的刻板印象，表达出了
对女性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的尊重。红娘主动
判断崔张情感的真挚性与合理性，自主决定是
否出手相助，在面对危机时，她将个人的安危
置之度外，沉着应对、据理力争。她在戏剧中
的行动完全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而非被动
地服从于任何权威。同时，作者还借红娘、莺
莺之间的互动，展现了“女性互助”的珍贵价值。
这背后是作者对女性群体共同反抗压迫的肯定，
表达了女性不应该相互疏离、争夺男性资源，
而应该彼此支撑、共同突围的思想。这种思想，
超越了历史时代的限制，对今天仍有启示作用。

5 结语5 结语

本文通过解析文本发现，红娘的中介行为
绝非被动的功能性行动，而是充满主体性的策

略实践。她主动搭建了崔张情感联结的桥梁，
并以其敏锐的洞察与巧妙的引导启蒙了两人的
情感自觉。当她面对封建家长的权威压迫时，
据理力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封建权威争
夺礼教的解释权。红娘身上超越丫鬟身份的担
当与果敢，打破了传统的“主尊仆卑”的等级
桎梏与女性“被动从属”的性别刻板印象。这
些行为共同构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多维解构，彰
显了底层女性在礼教夹缝中主动作为的可能性。

从更深层的角度进行理解，红娘的形象暗
含着王实甫对元代社会转型的深刻思考。作者
通过红娘的言行举止，探讨了底层女性参与社
会关系重构的路径与价值。她并非以激进的方
式颠覆传统礼教，而是以民间小人物的智慧在
规则内部寻求突破，这种方式，既体现了时代
的局限性，也彰显了人性追求解放的必然趋势。

综上可知，红娘女性形象的意义远超它本
身的文学典型。她不仅是元代女性主体意识觉
醒的象征，更是后世理解传统社会女性生存智
慧与抗争精神的重要范本。红娘身上闪耀的主
动精神、策略智慧与正义担当，印证了作者的
思想：女性力量不应该以互相对抗的形式存在，
而应该以互帮互助的方式渗透于社会伦理中。
这一形象所蕴含的精神内核，至今仍为探讨女
性价值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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